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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腊寒随漏尽，十分春色破朝来。”从腊月
到正月,从冬日的蕴藏到春日的希望，青海大地沉
浸在年的韵味里。年俗年味是一种形式，更是一
种心态、一种感觉、一种情结。本期“江河源”副刊

特邀请青海省数位作家提笔抒怀，与广大读者共
忆时光，共话年俗，共抒乡情。希望这点滴笔墨，
为您送上新春最诚挚的祝愿，祝愿大家新春快乐，
万事顺遂！

春春 对对

大约是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在

乡间行医，是庄子里数得上的文人。受

了父亲的熏陶，我也自然承袭了一丝文

脉，自小喜文。但我朝三暮四，游戏人生

至今无一长技，也就闲来涂几笔鸦而已。

还 是 说 说 父 亲 吧 ！ 到 了 年 关 ，单

位放了假，父亲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从 遥 远 的 西 山 来 到 家 里 ，捎 了 一 壶

酒，一卷红纸，一瓶墨汁，大小几支毛

笔。父亲的到来，让家里平添了许多

热闹气氛。上庄的姨夫来了，南庄的

麻 爷 来 了 ，阴 山 的 姑 舅 来 了 ，阳 坡 的

婶子来了。都一件事，求父亲给写几

副春对。

说起来，父亲看病有些声望，四邻

八庄的都知道他这个名不大户不小的

中医。不论头痛脑热、伤风感冒、疑难

杂症，脉号得准，药下得正，就差一块人

送的悬壶济世的牌匾了。这大约要怪

父亲的脾气了。父亲的脾性有些怪，我

至今也没看清楚。实际上父亲还有一

手，那就是识文墨，不但写得一手潇洒

诗文，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缘此，父

亲写的春对就贴满了四邻八舍。

写春联是一件雅致的事情。所有

人脸上都显出恭敬庄重的神色。抬桌

子的，倒墨汁的，泡笔的，铺纸的，恭敬

得不亦说乎。父亲将纸一折，展开，一

边有人双手压着纸的顶端，权当镇纸。

父亲捉笔在墨碗里一杵，再在碗沿舔

舔，浓浓落下第一个字——爆，再浓浓

淡淡，潇潇洒洒写下去——竹声声辞旧

岁，梅花点点迎新春。写完一联，有人

拿到台子上晾了，一会儿，便是红艳艳

一片。如果有日头曜着，就是一片灿烂

的云霞，在院子里飘拂。映在脸上，是

一团团殷红的喜气。

村里有个叫甄熙的说书人，说起三

国水浒的，一愣一愣的，受听。父亲写

给他一副雅联：梅瘦雪添肥，林疏烟补
密。甄熙左右端详，点头称是：啊呀呀，

真乃佳联！贴将上去，定是蓬荜生辉，

陋 室 生 香 ！ 父 亲 笑 笑 ，说 ，没 那 么 严

重！村里还有个叫耀正的人，拿了一卷

绿纸，来写春对。原来他的老父去世未

满周年，所以用绿纸。联儿的内容他写

在一纸片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父亲照着写

了，说，这是朱子治家格言上的吧！耀

正点头，说，大夫博学啊！这是我家老

父的家训。老父在世时，一直不忘用以

嘱咐子女。

大年三十日斜时分，家家户户打扫

庭 厨 ，除 各 自 门 前 ，连 村 巷 都 扫 干 净

了。然后，开始贴对子，清亮亮的斜照，

青湛湛的炊烟，红艳艳的对子，喜滋滋

的笑脸，烘托出满庄子喜气，好像连鸡

儿狗儿们都斯文了些，狗儿不再乱喊乱

咬，鸡儿不再乱飞乱跳。

我记得我外院爷儿大门上的对子

每年都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
福满门；吉家药铺门上是：但愿世间人
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杨铁匠铺子门

上是：两间烟熏火燎房，一个千锤百炼

人……
可也有人家把对子拉乱贴错了，有

些啼笑皆非。比如大门上，上联是：春
满乾坤福满门，下联却是：今日喜结连
理枝，横批是：槽头兴旺。

村 里 出 了 一 位 诗 人 ，有 咏 春 对 诗

云：天边撕来两绺红霞，贴上故乡春天
的首日封……

今填《清平乐》一曲，忆之——

彩灯高挂，烛影摇檐下。满门楹联
飞红晕，玉蝶也附风雅。东家“雀儿”润
圆，西邻馓子脆甜。爆竹一声夜半，小
儿喜争岁钱。

守守 岁岁

离过年只有一步之遥了。所有的

快 乐 都 蓄 势 待 发 。 孩 子 们 的 快 乐 像

一枚填满了火药的炮仗，渴望着一粒

火 苗 ，在 除 夕 星 夜 、在 元 日 紫 阳 里 炸

响。

我和兄弟姊妹贴完了对子，又里里

外外打扫了庭院。此刻，满院子满庄子

一派晚照炊烟，洋溢着古典而朴素的年

味。厨房里的风匣叫得欢快，母亲在拾

掇年夜饭，忙得不亦说乎。我和弟弟忙

着煮肉，从梁头上取下一扇猪肋条，用

斧头剁开，在铝锅里煮了，大火烧开，再

用文火慢攻。

母亲和好了饺子皮儿，剁好了饺子

馅儿，然后召集全家男女老少一起上

阵 ，开 始 年 夜 里 第 一 快 乐 工 作 ：包 饺

子。我母亲称之“包雀儿”。老家人称

饺子为“雀儿”，可能是饺子的包法样式

与家乡的雀儿相似，故俗称“雀儿”，也

可能是饺儿的转音。我看那一盘盘一

碗碗饺子就像一排排一窝窝雀儿，一展

开翅膀，就会扑棱棱飞去似地。

包“雀儿”时，有一道年年必做的游

戏，就是那一群“雀儿”伙里，有三五只

肚子里藏了一枚硬币，据说，谁能吃出

硬币，谁在来年会交好运。因故，我年

年都盼望能吃出硬币，可总不如意。有

一年为吃出钱来，竟撑坏了肚皮。

吃了“雀儿”，孩子们就给长辈敬

酒。敬过，就会得到一份压岁钱，一两

角 崭 新 的 纸 币 或 硬 币 。 然 后 藏 之 密

处，兴高采烈到院子里用香头点响几

枚炮仗。夜越来越深，炮仗声越来越

稠。

孩子们发狂，不小心闯了祸，比如

撞翻了碟儿碗儿，打碎在地。要是平

时，少不了大人一顿巴掌。那时，一只

碗算一笔不小的财富哩。我奶奶家的

一只景德镇烧制的裂缝的龙碗上还钉

了两道铜钯子。碗是贵重之物，打碎一

只，叫人心痛哩!但在年夜，孩子在惊慌

之际，听到的却是一句软软的吉祥话，

没事没事，碎碎（岁岁）平安！没事没

事，娃娃。孩子们立即从一时的惶恐转

向快乐。

子夜，鸡鸣声

声 ，炮 仗 阵 阵 ，孩

子们斜躺顺卧，睡

眼蒙眬，又在大人

的 催 促 下 开 始 试

新衣了。

□王海燕

湟北年事（节选）

借一缕春风借一缕春风，，把春联贴在门楣上把春联贴在门楣上
燃响爆竹燃响爆竹，，让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吐让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吐
露出荡漾和弧度露出荡漾和弧度
我们洗过的青菜我们洗过的青菜，，土豆土豆，，目送大江目送大江
东去东去
拨旺炉火拨旺炉火，，汤锅里沸腾的羊肉汤锅里沸腾的羊肉
一把接过年关一把接过年关
读对联的人相信这一年会比上一年读对联的人相信这一年会比上一年
更好更好
除夕的钟声临近除夕的钟声临近，，祝福所有的人有祝福所有的人有
闪亮的前程闪亮的前程
鞭炮声中的光焰和幸福鞭炮声中的光焰和幸福
正快马加鞭正快马加鞭，，向我们赶来向我们赶来
一家人围坐桌前说着吉利的话一家人围坐桌前说着吉利的话，，吃吃
年夜饭年夜饭
举起酒杯举起酒杯，，新的一年如此甘醇浓厚新的一年如此甘醇浓厚
新一天的阳光新一天的阳光，，我我、、你你、、他都喜欢他都喜欢
身逢盛世我们积攒的这些温暖身逢盛世我们积攒的这些温暖
今夜不妨再深深地分散给互相去今夜不妨再深深地分散给互相去
拜年的人拜年的人
我们等着好运落到头上我们等着好运落到头上
已经到来的春节已经到来的春节
我们要悉心活得幸福我们要悉心活得幸福
世界如此美好世界如此美好
虽然有时它会顶着空中的大雪来虽然有时它会顶着空中的大雪来
临……临……

□李元业

元 日

春节又至，吃喝玩乐、走亲访友的

间隙，心里似乎隐隐还有一些别的期

盼，比如锣鼓喧天的社火，比如正月十

五的花灯，还有二月二的高台……

在 我 深 切 地 期 盼 和 希 望 着 的

时 候 ，耳 际 仿 佛 有 锣 鼓 声 响 起 ，

眼 前 仿 佛 有 婀 娜 的 姑 娘 手 持 插 满

纸 花 的 灯 笼 ，拖 着 长 长 的 裙 摆 翩

翩 起 舞 ，潇 洒 的 公 子 手 持 彩 扇 ，风

流倜傥……

我的故乡在互助土族自治县南

门 峡 镇 ，是 靠 近 祁 连

山 脉 的 一 个 小 村 庄 。

这 里 的 社 火 别 具 特

色 ，在 方 圆 十 里 有 着

很 高 的 美 誉 。 旧 时 ，

所有出演社火的成员

是清一色的男性。据

说 ，我 们 村 的 社 火 是

神 社 火 ，所 以 女 子 不

得参与。

社火身子有傻公

子 、姑 娘 、八 仙 、拉 花

姐 、胖 婆 娘 ，外 有 旱

船、青牛、狮子……

传统的社火都有

特 别 的 讲 究 ，除 了 大

部分的地方有所雷同

之 外 ，各 村 还 有 不 一

样 的 地 方 。 比 如 ，有

的 村 舞 龙 ，有 的 村 舞

狮 子 ，而 我 们 村 除 了

狮子，还有青牛。

据 说 ，很 多 年 前

的 一 个 春 天 ，村 前 的

占林（树林）里跑出了

一 头 青 牛 ，它 跑 到 村

后 的 阳 坡 上 卧 了 下

来 ，神 情 安 详 地 反 刍

着。自那头青牛出现

后 ，村 里 多 年 风 调 雨

顺、五谷丰登。后来，

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

记 住 那 头 青 牛 ，村 里

的先辈便将它安排进

了社火。

每 年 ，伴 随 着 震

天 的 锣 鼓 声 ，社 火 开

场了。刚开始是拉满

场 ，社 火 身 子 齐 上

阵 。 走 完 满 场 后 ，所

有社火身子都会齐齐

地 跪 在 灯 官 面 前 ，听

灯官吩咐道：大堂口里下了马，登山
会上压了煞；压了天煞压地煞，压了
七十二地煞。东沟村一溜儿，前靠青
龙后靠崖。前靠青龙吃饱水，后靠宝
山发大财。香在炉中蜡在台，荣华四
季年年来……

而后，扮演着傻公子、姑娘等角

色的人依次上场，他们以潇洒的动

作、优美的舞姿将传统社火的底蕴展

现得淋漓尽致。

八仙踩着高跷，姿态优美地扭了

上来。关于八仙的传说最早见于《太

平广记》，经民间流传和历代文人骚

客的渲染，传说内容不断丰富。明代

吴元泰创作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

传》，正式确定了八仙为汉钟离（钟离

权）、张果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

舅、吕洞宾、蓝采和和何仙姑。八仙

在蓬莱阁上把酒临风，游兴大发，遂

各显神通过海的故事更是众人皆知。

在我们的社火中，八仙踩着高跷

缓缓而来，仿佛刚从云端下凡，带着

对人们的美好祝愿。

有传说，高跷是御敌取胜的高将

军所创。据说有一年，高将军率兵攻

打敌方城池，因为城墙高大，高将军

久攻不下。一天傍晚，高将军走出军

营，突然看到一只河边觅食的鹤，它

笔直的长腿给了高将

军灵感。回营后，高将

军叫人砍来柳木棍制

成高跷，令将士们绑在

腿上练习走路。经过

练习，将士们很快就能

踩着高高的柳木棍行

走自如。再次攻城时，

将士们踩着高跷跃上

城 墙 ，一 举 攻 破 了 城

池。因为这个妙计是

高将军发明，后人为了

纪念他，便叫它高跷。

如今，这位高将军

到底是谁已无从考证，

但是高跷早已成为河

湟大地上老百姓春节

娱乐的一项技艺。将

八仙和高跷结合起来的这种表现手

法，表达了人们对一切恶的摒弃，对

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青牛的出场往往会将社火推向

高潮，迎来村民的欢呼。那头装扮

得惟妙惟肖的青牛仿佛穿过遥远的

时空，再次来到了这片它曾经眷恋

过的土地。社火场上，随着牵牛人

响亮的口哨声，青牛雄姿英发地奔

跑上场，静卧在灯官案前俯首听吩

咐。灯官也将美好的祝福赐予了青

牛 ，希 望 它 将 更 加 美 好 的

生活带给人们。

雄狮上场，这个来自丛

林旷野的王者带着美好的

祝愿而来，携带病痛、疾苦

而走。此时，村里的男女老

少会争先恐后地从狮子身

下穿过，以期新的一年身体

健康，财源广进。

拉花姐簇拥着旱船颤

巍巍划了上来，伴着阵阵悠

扬的搬船调，他们仿佛从南

海之滨而来，带着南国的烟

雨，南国的风物，来到这西

北之地，祁连山脚下的小小

村落。

想起了在青海大地上

广为流传的关于青海社火

缘起的传说。据说，明洪武

年间，南京珠玑巷（也称诸

氏巷、竹子巷等）人耍社火，

有 社 火 身 子 露 出 袍 下 大

脚。此举被人告发，称他们

侮辱朱元璋的皇后马大脚。

朱元璋听后大怒，于是下令

将珠玑巷的百姓发配到青

海，社火也随之到了青海。

这从江南水乡一路划到高

原之巅的旱船，带着的是对

故土深深的怀念吧！

主场上，傻公子、俏姑

娘 齐 齐 舞 动 ，外 场 上 各 身

子也大显神通。胖婆娘抱

着她的宝儿频频给乡亲们

拜 年 ，瞅 机 会 将 她 的 小 宝

儿 塞 进 某 个 人 的 怀 里 ，然

后 说 些 吉 祥 话 ，扭 着 屁 股

走了。而抱了宝儿的人也

笑得合不拢嘴。因为民间

传说，胖婆娘的宝儿是个吉

祥的宝贝，谁抱了就会有福

气降临……

社火场上，不时有社火身子聚在

一起，唱着优美的民间小调：

天上圆来什么圆，家家赛，月亮
圆，

地下圆来什么圆，家家赛，场院
圆。

家里圆来什么圆，家家赛，锅盖
圆，

院坑里圆来什么圆，家家赛，转
槽圆……

爷爷在世的时候，曾在社火中表

演过一个叫火绣球的节目，类似于现

代杂技里的流星锤。可惜爷爷去世

后，没有留下继承人，这个节目便消

失了，如今想来徒留深深的遗憾。传

统的文化里凝聚着先辈们的智慧，能

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是对先人的缅

怀，也是现代人精神上一个有根有源

的支撑。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社火也

逐渐被改良，加入了不少时下流行

的元素。年轻女子跳起了欢快的秧

歌，青春洋溢的学生跳起了劲爆的

现代舞……

无 论 何 时 ，社 火 这 项 传 统 年 俗

活 动 里 满 含 着 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寄 托 着 老 百 姓 最 朴 素 的 愿

景。

□
落

尘

社
火
，舞
动
新
年
的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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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村庄上空炊烟袅袅，空气

中处处弥漫着醉人的浓香。

腊月，从凛冽刺骨的寒风中走来，从

人们忙碌的身影中走来，也走进了海拔

三千多米的贵南高原，走进了我可爱的

故乡，走进了千家万户。

腊月，在人们心中，像是一盆寒冬里

的炭火，燃烧着激情，传递着希望，慰藉

着心灵。只有你亲身走进乡村，才能体

会到腊月里年的味道，是那么古朴，那么

绵醇，那么诱人。

腊月，人们几乎成天忙碌，购置年

货、祭祀打扫、油炸煎炒……每天都按

计划有条不紊地进

行一天一个日程。

在 街 道 两 旁 卖 春

联年画的、卖水果

蔬菜的、卖瓜子糖

果的、卖日用杂货

的……一个个能说会道、眉飞色舞，不放

过这个赚钱的大好时机。

腊月，把朴实百姓的幸福和喜悦高

高悬挂在门楣上，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渴望浓缩在红红的喜庆里。离乡的游子

们回乡了，可以好好休息，享受天伦之

乐。

腊月，也是婚嫁高峰期，村里隔三岔

五，娶媳妇的、嫁闺女的，好不热闹。乡

村的腊月，被喜联和人们甜美的笑容染

红了，被爆竹与年味烤红了，红得淋漓尽

致，喜气冲天！

腊月，村里最热闹的事儿就是杀猪

宰羊。每到此时，以往宁静的村庄一下

子热闹了起来。沉浸在酣梦中的孩子们

被吵醒，急忙跑去看热闹，或攒些猪毛在

货郎担那里换点小玩具，或拿猪尿脬吹

气后当足球踢……

腊月，外出打工的人陆续回家了，他

们背着大包，提着小包，满载着一年艰辛

的收获，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土。即使

千里路途，也阻挡不了他们匆匆回家的

脚步。

腊月，乡村就像一屉蒸笼。一山

山，一水水，冒着腾腾的热气。有油馍

的素香，有鲜肉的馨香，还有各种年味

的芳香……夕阳慢慢搭在山梁上，落在

沟里头。一条曲曲折折、若隐若现的山

路，把山里和山外的思念，用一脉流动不

息的血缘紧紧相连。

随着日历一页页被撕去，除夕一天

天近了。此起彼伏的爆竹声，给安宁祥

和的乡村增加了几分意趣。

“爆竹声中一岁除”。当除夕夜震耳

欲聋的爆竹声穿过云霄响彻乡村时，年，

终于迈着轻盈的步子款款而来。

这一夜，全家人围坐一起，和母亲唠

唠家常，和父亲喝喝小酒，和兄妹诉诉苦

衷……一杯杯甘甜醇香的美酒，散发着

醉人芳香，斟满了敬意。此时，一年来所

有的艰辛和付出，都被珍藏在心底慢慢

沉醉。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

零时，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旁，等待零点钟

声的敲响，敲响新的一年中的希望。

除夕夜总是过得太快。各家小孩迫

不及待地去放鞭炮，声声震耳欲聋，花炮

在天空中竞相绽放，整个乡村被五颜六

色、千姿百态的烟花照耀。村里呈现一

派“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热闹景象。

腊月，在年的催促下，在乡亲们的欢

声笑语中远去。正月，怀揣着红红火火

的梦想踏步而来。

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甚至到二

月二，人们努力拽着年的尾巴，将幸福和

美满延续。

直到——布谷鸟叫了，春来了……

□许少海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 生 、夏 长 、秋

收、冬藏。不知不觉

已是腊月。

腊 月 年 光 如 激

浪 。 记 忆 中 腊 月 里

的 母 亲 忙 得 不 可 开

交，忙得不亦乐乎，她像是一个神奇的

魔术师，总是把年的模样编织得生动有

趣、丰富多彩。我总觉得我们的快乐是

建立在母亲的辛苦之上，但母亲说，只

要孩子们高兴，再苦再累也值了。进了

腊月门，每一天都变得有仪式感了，忙

碌着、热切着，既温馨又真实。吃了腊

八冰，喝了麦仁腊八粥以后心就开始雀

跃起来，梦里梦外涌出了许多期待，期

待年的到来。

母亲熬夜绱好的红条绒鸡窝棉鞋

也已完工，静静地摆放在炕柜里，鞋窝

里还塞着一双粉红色的尼龙袜。眼馋

得我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套在脚上，在

大炕上蹦两下，那件刚订完盘扣的花主

腰绵绵软软，散发着淡淡的香味，摸一

摸再闻一闻，穿上又脱下，最后还是恋

恋不舍地放回原地，只等正月初一早上

名正言顺地将它穿上身。蓦然回想，那

屋、那墙、那木格子窗，还有在摇曳的煤

油灯下飞针走线的母亲，依稀就在眼

前，可是伸手却触摸不到。是啊，都远

去了。

到了腊月，各家各户开始蒸馍馍、

炸馍馍。卷了香豆、红花、姜黄、红粬的

彩色花卷像一朵朵娇艳的菊盛开在大

蒸笼里，上面再点上大红色的红点，预

示着鸿运当头。腊月二十九，开始煮肉

骨头，灶膛里的柴火慢吞吞地燃烧着，

大锅里的肉骨头慢吞吞地扑腾着，溢出

木锅盖的香味翻过土墙头直奔村东头

的山梁梁，整个村庄都是油漉漉、香喷

喷的。已经焯过水的一大盆白萝卜片

正冒着热气，等着和洋芋粉条完美融

合。母亲将焯完萝卜的开水倒进大洗

衣盆里，等稍凉后几双脏兮兮的脚丫子

便争先恐后地伸了进去，溅起的水花湿

了一地。母亲一边整理着晾晒干的衣

服一边说：“好好洗，把陈年的垢痂都洗

掉，洗干净了才能穿新袜、新鞋子。”所

以这次的洗脚洗得极为认真。正如母

亲所说，用萝卜水洗的脚丫又白又光

滑。

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除夕夜终

于来到了。父亲很认真地贴好了大门

上的对联，门神站中间，春联立两边。

从房门到厨房再到猪圈、羊圈，只要有

门的地方都贴上了与之对应的春联。

红艳艳的对联在阳光下闪着金光，顿时

有种蓬荜生辉的感觉。母亲包的花边

饺子也端上了炕桌，长辈们围坐在火炕

上喝着小酒，吃着水饺笑语连连，弟弟

们急匆匆地吃上几个饺子，顺手从炕桌

上的碟子里抓一把瓜子、捏几个水果糖

塞进衣兜，左手提着小灯笼，右手攥几

个小鞭炮便飞跑出门，和小伙伴一起欢

呼着、奔跑着、跳跃着、争吵着，热闹非

凡。到了零点，“二踢脚”飞到了半空发

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顿时火光四

溅，夜空缤纷。“请神”“打醋坛”等祈福

的仪式隆重开启，将热火朝天的除夕夜

推向了高潮。

我最喜欢“打醋坛”，母亲端着热气

腾腾的醋坛挨个屋熏，说会辟邪挡灾百

病消。我跟在后面跑，熏完屋子熏院

子，最后还要熏熏眼睛。母亲还特意用

柏香枝沾沾醋坛水拍拍我们姐弟几个

的脑袋，说拍一拍脑子更聪明。为了更

聪明，我抓一把醋水拍在脑袋上，醋水

顺着头发流得满脸都是，母亲咯咯地

笑。如今，那场景已经变成了心底永远

也抹不去的记忆和思念。

正月初一的母亲和往常一样起得很

早，也许她因守岁根本就没睡。等孩子

们睁开眼睛时炉火已燃得旺旺的。跳跃

的火苗欢快地舔着壶底，放有红枣的熬

茶“咕嘟、咕嘟”地响着，白色的水雾夹着

茶香和枣香，弥漫在烟气缭绕的房屋。

锅里的萝卜包子正冒着热气，香味扑

鼻。过年了，过年好！小辈们争先恐后

跪倒在地给长辈磕头拜年，紧攥着长辈

们给的二角或五角的年钱眉飞色舞。

年，在男女老少的欢笑声和祝福声

中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寒随一夜去，春

逐五更来。”此时，静候了一个冬天的万

物开始蠢蠢欲动。哦，又是一年春来

到，只愿新年胜旧年，多喜乐，长安宁。

□李桂兰

又是一年春来到


